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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（1368~1644）二百七十六年间，共取进士 24569 人，平均每年不足 90 人。明
中叶后有所增长，但以 1562 年为例，亦不过 299 人。清朝（1644~1911）二百六十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万历十九年（1591 年）五月十六日，汤显祖因上了一纸对皇上也颇有微辞的
《论辅臣科臣疏》而震动朝野，被贬官到瘴厉之地的广东徐闻。他从留都南京回到
临川，没想到又患了一场大病，高烧中病枕魂销，“梦如破屋中月光细碎黯淡，觉
自身长仅尺，摸索门户，急不可得，忽家尊一唤，霍然汗醒”。可知，他的病虽来
自甚猛的疟疾，使他本就清羸的身体更加瘦弱气虚，指腕寒痛。但这病更来自他的
心火烈烈，来自他对“命飘危叶起”、“谪迁方渺渺”的前景的忧虑。那梦中“破
屋踉跄苦索门”的隐喻、象征是不言而喻的。汤显祖深感仕途不得其门而入的苦
闷。他在心中呼唤苍天，“滞泣海南图”前，为自己“才情尽”、“力命阻“而惋
叹。  
  但即使在这人生巨大的坎坷面前，在这“南飞此孤影，箐峭行人稀”的境遇
中，汤显祖也没有失却诗人之心，没有陷溺在悲凉深渊而失却自我。他仍顽强地将
这多舛的命运“拟作三生度，惊看万死苏”，仍决意在这“悠悠岁将晚”（此时汤
显祖已四十二岁，孔子曰，人生四十而无闻名，则不足畏矣。求仕途功名对汤显祖
来说，的确太晚了）的岁月，“低头争末路，潦倒送穷途”。  
  从这年九月初汤显祖从临川城南瑶湖下船，直到百日后他到达贬官地雷州半岛
上的徐闻，他一路诗意绵绵，让“名山纷我思”，让“山水澹人心”，吟哦谱写出
他一生中最为密集的与山水相涵咏、与天地相交感的百多首心灵诗篇。[2]  
  汤显祖从初发瑶湖，到次宿广溪；从从姑山、郁孤台、梅花岭，到秋发瘐岭；
从保昌下船顺北江南下，到舜帝奏响美妙韶乐的曲江韶石；从南禅宗始祖慧能卓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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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的曹溪南华寺，到乳源道中；又经子篙滩、恁头滩、泻洒滩、观世滩、翻风燕
滩、浪石滩、大庙峡、浈阳峡，而后浴英德灵池水，饮白泡潭水、飞来寺泉，过清
远回岐驿，上岭南光熙峰，在盘陀看日出；戏别冷提运，江望白云山，寄宿浴日
亭；迂道罗浮山，夜坐冲虚观，避雨蝴蝶洞；出朱明观，入青霞洞，下飞云岭，舟
行香山岙（澳门，当时已沦为葡萄牙殖民地达四十年），入海到涠洲，终返徐闻
地。  
  这一路山水烟雨，寺观庙台，让汤显祖嗟（“世上浮沉何足问，座中生死一长
嗟”）；让汤显祖啸（“摇心蹑光景，长啸凌虚无”）；让汤显祖叹（“嵚岖岂忘
叹，念此孤游始”）；让汤显祖悲（“冥冥水波远，日暮心欲悲”）。他以“独自
神仙尉”自嘲、自怜、自喻。即是“神仙尉”，也就把仕途轻看，所谓“宦迹他乡
薄”，并不以仕途得失为意。  
  因此，“为官向南斗，只合注人生”。将贬谪之际遇，视为人生的情感体验，
在这荆棘仕途上，与山川为意，与草木为邻，荡胸生层云，决眦入天涯。  
  于是，神明经风烟练濯，胸腹借潮汐鼓荡。耳目即聪，手足必慧。仿佛“草树
他乡别，风烟一处来”；似乎“壶觞荐潮汐，花木送炎凉”；况若“鸠祝人难忘，
鹏扶尉欲仙”。  
  潮汐、草木、鹏鸠、风烟似乎都有了灵性，都与人世、人心相摩、相荡、相
生、相亲。于是，天籁、人籁；天道、人道；天意、诗心相贯通，相涵摄。虽是
“冥冥水波远，日暮心欲悲”，虽是“徘徊今夜月，孤鹊正南飞”，虽是“沧浪谁
莞尔，歧路欲潸然”，但诗人仍不忘体会那“独眼秋色里，残月下风湍”的心悸，
仍不禁品咂那“石墨画眉春色开，有人江上寄愁回”的滋味，仍不能忘怀那“独棹
青灯红树里，露华高枕曲江寒”的意绪。[1]（P411-470） 
 
